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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走電人〉                李儀婷 

 
在十三歲之前，我還是個男孩，而我阿公是個走電工。 

阿公是個看起來讀過很多書的人，但是他的身上卻有一股聞起來刺鼻的焦味，村

莊裡聞過的人，都說，「那是電ㄟ味」。 

每天，阿公都腰掛修電工具的腰包，胸前綁一條粗麻繩，然後就像猴子抱大樹那

樣，利用麻繩一勾一拉，俐落的把自己帶到電線杆的最頂端。 

阿公如果不是在村頭的電線杆接電，就是在村尾的電線杆上剪電。每天老舊更新

的電線總是很多，所以阿公在電線杆上走電的時間，總是比在地上走路的時間長。 

如果村子裡所有的電線杆上都找不到阿公時，那他肯定是順著村裡電線杆上的電

線，走到別的村莊去了。阿公說，做這一行像巡田，只要有電線的地方，都該去巡一

巡看一看。但是奇怪的是，阿公走的電，都是私電，沒有一條是經過安全局蓋章保證

安全的。 

阿公住的村落很熱，在屏東靠山的鄉下，阿公說，要不是他做的是走電的工作，

這個地方根本不是人住的地方，因為每次別的地方在下雨，這個地方不是出大太陽，

就是刮起會咬人的風，把人的皮膚和農作物都咬得燒焦。我問阿公，在那種會把人燒

焦的風底下，就適合在電線杆上工作嗎？阿公的回答很妙，他笑著說，就是因為這裡

的太陽很大，電容箱才容易被太陽燒壞，這樣他就不怕沒有工作可以做了。 

這裡除了熱，就屬鳥屎最多。 

在我們這個村莊裡，除了有海鳥盤據，也是賽鴿的必經之地。鴿子從別的城市聽

到比賽的槍響，啪啪飛出海，然後在海浪最高的海際線折返回來。我不知道那些鳥是

怎麼把這麼複雜的飛行路線，記在葡萄乾似的腦子裡，也不知道牠們飛完全程之後，

會不會有人像阿公罵我不像個女孩那樣，罵那群鴿子整天只知道飛，無所事事。我只

知道鴿子群只要順著海風，從屏東的海邊飛村莊時，天氣就會變成陰天，而且很快就

會下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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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雨下起來的時候，整個村莊都會變色，不只地面、屋頂，甚至晾在庭院的衣

服，只要被雨滴淋到，都會變成綠色，而且其臭無比。 

那是鴿子大便。 

每次在下大雨的時候，我都會看見阿公的眼睛在發紅。我以為阿公是在生氣，就

拍拍阿公的背說，「天一黑，等鴿子睡覺之後，臭雨就不會再下了」，要他再忍忍。但

是阿公卻咧著嘴，嘿嘿的說：「妹仔，這麼好康的雨最好永遠不要停。」 

鳥大便真是一樣不可思議的東西，我原本以為鳥屎應該很令人討厭，但是我阿公

住的村莊，每個人一看到綠色的大便雨來了，就像看到寶。整村的人都會帶著玉米、

鍋蓋、電網，循著鳥屎，說是要上山慰勞鴿子的辛勞。阿公在還沒做走電的之前，不

僅是慰勞團的基本團員，還曾經獲選好幾屆的團長，帶頭上山勞鴿。 

每次阿公慰勞完鴿子的辛苦之後，都會順便帶幾隻迷路的鴿子回來。我問阿公，

鴿子都是用飛的，有可能迷路嗎？那時阿公正在看鴿子腳上的腳環，準備打電話給鴿

子的主人，要把鴿子送回到主人的手上，聽到我說的話，阿公就用電話敲我的頭，「把

妳的手砍斷好不好？」我說不要，痛死了，阿公就說，「那就對了，妳不會飛，都不肯

把手砍斷，鴿子就算會飛，也是會迷路的。」 

我沒看過像阿公這麼有愛心的人，後來我阿公好像因為太有愛心，連同迷路的鴿

子一起被請去警察局接受表揚，而且一表揚就是好幾天。 

我阿公從警察局回來的那天，我問他，「迷路的鴿子呢？怎麼沒有一起回來？」阿

公臉色很難看，說，「牠們翅膀硬了，都飛走了。」那天阿公喝了很多酒，最後還爬上

電線杆，大罵那群鴿子的主人忘恩負義。我從來沒看過阿公喝那麼多酒。酒醉的阿公

最後還被漏電的高壓電電到，整個人倒掛在電線上一整夜，沒人發現。 

大概是從那時候，我阿公身上開始流有電的氣味。 

我阿公是個不可思議的人，在我還是個男生之前，我阿公經常指著我全身髒兮兮

又破爛爛的衣服，說，「我做走電是工作，沒得選，但是汝一個好好的女孩，卻跟男生

一樣整天爬電線杆，不像話。」我不太清楚我阿公到底想說什麼，因為阿公每次罵完

之後，他就會想起他的衣服或工具還掛在村裡的某根電線杆上。阿公會用大手把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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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一轉，「你不做男孩子太可惜，」阿公指著村裡某一根電線杆，「看到嘸？」我點點

頭，然後阿公就會像是拍打小馬那樣拍打著我的小屁股，說「趁你還是男生的時候，

緊拿下來。」阿公說，不趕快把掛在變電箱上頭的東西拿下來的話，電線很容易短路，

要是造成整村跳電的話，他就有得忙了。 

於是，我變成一個歡快的小男生，又去爬電線杆了。 

我阿公最講究情義，被高壓電電到之後，為了感謝高壓電沒把自己電死，立刻做

了走電人。做走電的，每年總是會電死那麼三五個人，遇到修大電塔的時候，那就熱

鬧了，一漏電，就是像串烤小鳥一樣，電線上經常電死一串人肉棒。 

但是說也奇怪，自從阿公在電線杆上喝酒醉，被高壓電電到之後，他就再也沒被

電過了。 

我媽懷我那年，走投無路，只好挺著大肚子回到屏東找阿公。我媽一見到阿公，

立刻又怒又氣的的放聲大哭，一聽到我媽哭，阿公表情古怪的說了句：「不過就是生孩

子，放心，有我在。」我媽聽到阿公這麼說，不哭了，瞪了阿公一眼，說：「都是你，

你要養！」 

我媽生我的時候，阿公是站在電線杆上，透過窗戶，咧著嘴，看著我媽把我生下

來的。阿公說，我剛生下來的時候真醜，身體黑黑焦焦的，像是被電火球燒過一樣，

但是還好模樣長得很像他。 

我媽把我生來之後，不知道是因為我長得太醜，還是怎麼地，隔天一聲不響就跑

了，把我一個人扔在屏東，不管我了。 

後來，我是在阿公背上長大的。 

我從來不知道時間是什麼東西，所以也不知道自己應該幾歲了，我只知道剛開始

的時候，阿公可以從我的重量感覺我一天天在長大，可是等到有一天，我可以從阿公

的背袋爬出來，自己用雙手像隻猴子在電線杆爬上爬下時，阿公便認定我已經永遠長

大了。 

我沒有上學，當我長到應該要去上學的年齡時，隔壁的嬸嬸當著我的面，皺著眉

頭對她丈夫說，「阿水的查某囡仔真可憐，全家亂亂來，害查某囡仔沒辦法報戶口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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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辦法去學校讀書。」那時我才知道自己已經到了該上學的年紀了。 

沒辦法上學的日子，我就學阿公爬電線杆，不知道是不是遺傳了阿公不怕觸電的

血液，我從來沒有被高壓電電過。 

自從阿公自願地當上走電工之後，就不再去山上慰勞鴿子了。每年當村子裡又下

起臭雨的時候，我會抬頭看著正飛過村莊上空的那群鴿子。那群鴿子必須飛過阿公家

後頭的大武山，然後沿著山稜線直飛，飛過中央山脈，才能抵達他們出發的起跑點。 

每一次想到這群鴿子必須非這麼遠才能休息，就覺得牠們很笨。這點我阿公比牠

們聰明多了，因為阿公每次工作，都會在一大早拿著梯子，一邊跟鄰居抱怨自己命苦，

年歲這麼大了，還要養孫女，然後一邊出門工作。鄰居的阿嬤、阿姨、叔叔，聽到我

阿公這麼辛苦，都會跟我說，「妹仔，妳阿公這麼辛苦養妳，妳大漢之後要多孝順阿公，

知嘸？」我沒說好，也沒說不好，只是咧著嘴呵呵的笑。因為我知道只要我一轉身回

家，就會發現阿公早就爬上村外的電線杆，沿著纜線一路走回家裡的二樓睡回籠覺去

了。 

我第一次發現阿公明明扛著梯子出外工作，一轉身又出現在家裡的床上時，就問

阿公，不是去走電嗎？阿公說，「阿公是做走電的，又不是做苦力，」阿公敲敲他的腦

袋，「走電是要靠腦子，不是靠力氣，要不然遲早被電死，知不知道？」我點點頭，又

搖搖頭。 

我覺得阿公講的話有他的道理，只是阿公走電的方式跟別人不太一樣，別人是只

要上級下令哪個地方電路出現問題，無論再怎麼困難，都一定要趕到現場維修。但是

阿公走電向來獨來獨往，而且不知道是走電的能力不好，還是能力太好，他走電的區

域從沒走出屏東以外的地區。阿公說，做人不能貪心，光是屏東就夠他賺一輩子了，

其他的，就留給別人賺好了。 

阿公和別的走電工最不一樣的一點是，別人走電都是整天在大太陽底下，做工做

到全身虛脫，但是阿公卻是每個月固定時間，在陰涼的樹下算別人給他的電錢，算到

手軟。 

阿公剛開始做走電的那幾年，村莊裡到處都聽得到大家叫「阿水」的聲音。阿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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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阿公的名字，只要一聽到有人叫他，阿公就會爬上電線杆，在電線上飛奔起來。 

阿公說，這個村莊有沒有人情，看掛在門外的電表就知道。電表記量越低，人情

味就越高，阿公賺的生活費也就相對越多。 

不知道從什麼時候開始，我經常在夜晚被屋外電纜線發出滋滋的響聲給吵醒，其

實不只是電流的聲音，就連老鼠在天花板尖叫的吱吱聲，都會把我嚇得不敢睡覺。大

概是阿公走電走多了，我總覺得有那麼一天，會有一處正滋滋漏電的高壓電，等著阿

公去走那麼一下。每次一想到有一天阿公可能出門走電，就不會再回來了，我就害怕

的爬上二樓的窗戶，坐在電線杆上等阿公回來。 

在等待的過程中，我會看見我和阿公居住的村莊上空，密密麻麻佈滿了電線，而

且每一處電線交錯的地方，隨著從海邊吹送過來的海風，在暗夜裡滋滋的冒著紅色的

火花，好像預備把整個村莊燒掉。 

在高空中的電線上走電真是個奇怪的職業，這種隨時都有可能會因為觸電而死亡

的工作，為什麼還有人要做？照我阿公的話說，屏東太熱了，與其走在柏油路上被太

陽曬死，不如做走電，說不定能沿著高壓電走到別的地方看一看。 

我想阿公真的很適合做走電工，阿公在我十三歲的時候，對我說，「就是今日了，

過了今日，妳跟妳媽一樣都是女人了。」阿公抱起我，把我從男孩變回女孩之後，捏

著我的大腿，嘿嘿的跟我說：「妹仔，做女孩子之後就會卡好命，不用再做走電的了。」

阿公說完，轉身就走，我拉著阿公，問他要去哪裡，阿公說，「阿公要去走電了，妳好

好顧家。」「我也要去。」阿公說，「走電很危險，妳不准走了，再走下去，妳總有一

天會被電死。」 

從那之後，阿公就再也沒有回來過了。後來我一個人在屏東的小村莊長大，並且

開始像個女人一樣的生活。有時候會有新的走電工闖入我家，提醒我是個女人的事實。

日子過得很痛苦，我會抬頭看天空上飛過的鴿子，以及天空中交錯的高壓電。我以為

總有一天，我會踩在交錯的高壓電上，離開這個城鎮，但是後來我才知道，高壓電除

了通向死亡，其實並不通往任何地方。 

│原載於《中國時報‧人間副刊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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賞析： 

 李儀婷，東華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，現為耕莘青年寫作會駐會導師、政大

少兒文創執行長。作品曾獲新聞局優良劇本獎，、中國時報文學獎、林榮三文學獎、

梁實秋文學獎、臺灣文學獎、宗教文學獎、吳濁流文藝創作獎等榮譽。著有短篇小說

集《流動的郵局》《10、個男人 11 個壞》、電影劇本《風雨中的郵路》、兒童讀物《快

樂看中國》《快樂紅天狗》等。 

 小說〈走電人〉主角我，是個出生不詳，被媽媽遺棄，留在外公家長大的小女孩。

小說藉著小孩天真的口吻，寫南臺灣屏東的風景氣候和人文景色。城市的電線都已地

下化，但在屏東的鄉下，電線桿拉著電線村村相連到遠方，阿公在上面走來走去，看

在小孩的眼中，像個神乎其技的能人異士；之外，阿公的愛心，又能延伸到解救迷路

的賽鴿。而事實上，「走電人」阿工是個「偷電人」，「阿工走的電，是私電」；而善心

的背後，其實阿公是擄鴿集團的一份子。阿公的經濟來源光靠偷電還不夠，另兼副業

「擄鴿勒贖」。阿公「鋌而走險」的形象，深印在讀者心中。他在電線杆上高來高去，

行走自如，而那「電表記量越低，人情味就越高，阿公賺的生活費也相對越多。」道

出當地人生的風景，也說出下層人民悲哀的生活面貌。看似輕鬆詼諧的語調，言語間

卻是一句句無法向人訴說的血淚辛酸。 

 從小女孩性別意識上的模糊，阿公工作的合理化，〈走電人〉是南臺灣隩熱天氣

下，最深沈、令人窒息的孤寂風景。 

 

品味時間： 

1. 你去過屏東嗎？對那裡印象最深刻的是什麼？ 

2. 〈走電人〉一文中，最令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段文字？ 

3. 請分析故事中「阿公」的角色和個性，和自己的阿公有什麼不同？ 


